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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汉成语谚语中“祸福冶观念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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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祸福冶观念是每个民族精神内核的一部分,这一观念蕴含着不同的民族文化特点。 “祸福冶观念起

源于人类原始的精神体验,并随着历史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变化。 俄汉民族“祸福冶观念具有丰富的

内涵,充分反映出两个民族的独特个性、民族精神和不同的宗教背景。 成语谚语作为格式化的语言单位是民

族智慧的结晶,是观念在语言中的浓缩和精华,构成阐释俄汉民族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独特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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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Fortune and Woe冶
in Russian and Chinese Idioms and Proverbs

Chen 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 Though occupying a great part in each nation蒺s spiritual heritage, the concept of “ fortune and woe冶 dis鄄
plays a variety of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national cultures. Originated from human蒺s primitive spiritual experi鄄
ences, the concept of “fortune and woe冶 now has apparently changed with the developing steps of history and society.
Both Russia and China have rich contents pertaining to the concept of “fortune and woe冶, which powerfully reflects u鄄
nique personalities, national spirits, and different religious backgrounds in these two nations. As standardized linguis鄄
tic units, idioms and proverbs undoubtedly can be treated as products into which national wits condense, as well as
the essence that our ideas are reflected in the languages. Additionally, they are effectively dedicated to a novel per鄄
spective to demonstrate different outlooks on world and values in Russia and China.
Key words: the concept of “ Fortune and Woe冶; comparison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idioms and proverbs

一、引言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镜子,一个民族生活的方方

面面在语言中都有所反映。 “语言中包含了该民族

成员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冶 [1] 兀刂刎匾刳罔剀匮伛 认为:“观
念属于精神世界,它有名称,反映了人对现实世界的

认识,这种认识受一定文化的制约。冶 [2] 兀刂刎匾刳罔剀匮伛
及其学派认为,观念只包括那些对理解某一民族心

智和该民族特有的世界观起决定作用的关键语义结

构。 俄罗斯学者普遍认同俄罗斯精神文化的基本观

念是命运( 劂劐卣仡匾匮)、心灵( 卣劐仃匮)和苦难( 劁剜劂剀匮)。
围绕这三种基本观念衍生出诸如善恶、美丑、生死、

祸福等一系列精神实质。
爻劁刂蒯匮剡剜赜 认为:“观念有着恒定的含义,其意义

表现在语言单位固定的和自由的组合形式中,它存

在的基本形式是词或词组。冶 [3] 除了词汇之外,观念

还可以体现在其它语言层次,包括惯用语、语篇等。
“成语是语言中最能体现民族特色的部分。 在

内容上,成语所选用的素材和民族的历史甚至风俗

习惯息息相通;在形式上,成语的表现手段、结构方

式也全都浸透着民族语言的特征。冶 [4] 通过分析俄

汉成语谚语等格式化语言单位蕴含的文化信息,可
以阐释俄汉民族心理、民族个性中的某些基本特点。
文章拟以俄汉语中的成语谚语为语料,分析俄汉民

族间“祸福冶观念的差异,从全新角度来印证俄汉民



族性格特征。

二、俄民族观念中的“祸福冶观

爻亻匮劂劁仡刂 在《俄汉详解大词典》 [5] 中的释义为

“淤幸福于运气、成功、走运( 劐劂蒯刂冂 / 劐卣匮亻匮 同义)盂
掖俗业命、命运冶。 丌刂卣匮 的释义为“不幸、灾祸、灾难

(剡刂劂亻匮劂劁仡刂 / 匾刂卣劂劁赜刳刂 / 卦剜剽刂 / 剡刂赜刭卦剜卣匮 同义)冶。
(一)或然的幸福,必然的灾祸

幸福是与物质和精神感受有关的或然状态,灾
祸则是具体的必然事件。

“幸福是一种状态,达到任何非常具有价值的

目标的人都会处于这种状态,对幸福的渴望比幸福

本身更重要。冶 [6]139幸福不在于攫取权力和财富,而
在于追求精神的自由:爻亻匮劂劁仡刂———仫劁剜 剀剜卦卣匮 劁刂匾伛
蒯剜剡刳剞匮仞劁 ( 幸 福 就 是 你 被 别 人 理 解 的 时 候 );
爻亻匮劂劁仡刂 卣剜剽剜刎刂 劐剞匮 / 匾剜卦匮劁劂劁赜匮(幸福重于智慧 /财
富);丿刂 赜 卣刂剡仡卦匮冂 劂亻匮劂劁仡刂(幸福不在金钱);爻亻匮劂劁仡伛
剡刂 剀劐蒯刳仃仡(幸福不是金钱能买到的)。

灾祸通常与具体事件联系在一起,具有必然性:
丌刂卣匮 剡匮卣 卦剜剌剜赜剜刿 赜刳劂刳劁(大祸临头);匕劁 匾刂卣仨 剡刂
劂蒯剽伛亻刂仃仡劂伛(灾祸躲不过);丌刂卣匮 剡匮 卦剜剌剜赜劐 劂 伛刭仨剀匮
赜匮剌刳劁劂伛(祸从口出)。

(二)幸福短暂,灾祸频繁

幸福不具有常态性,本身是不容易把握和琢磨

的:爻亻匮劂劁仡刂 赜剜剌仡剡匮伛 蒯劁匮仃剀匮: 卦卣刂 刭匮冂剜劁刂剌匮, 劁匮剞 刳
劂刂剌匮 (幸福是自由的小鸟, 想落哪里落哪里);
爻亻匮劂劁仡刂 劂剀赜剜刭仡 蒯匮剌仡罔仨 蒯剽剜劂剀剜亻刳剌剜(幸福容易从指

缝溜走);丨刂卦亻刂 劂亻匮劂劁仡刂 剡匮刿劁刳, 亻刂剞 劐卣刂剽刎匮劁仡 刂卦剜
(找 幸 福 容 易 守 幸 福 难 ); 亘刳赜匮伛 劂亻匮劂劁剌刳赜剜刿
刎刳刭剡仡仞, 剡刂 劂亻刳劁匮劁仡 仫劁剜 劂赜剜刳剞 劂亻匮劂劁仡刂剞(身在福中

不知福)。
灾祸则具有常态性,是人的意志不可控制的:

丌刂卣匮 剜卣剡匮 剡刂 冂剜卣刳劁 (祸不单行); 丐卣刂 匾刂卣刂 匾仨劁仡,
劁匮剞 刂刈 剡刂 剞刳剡剜赜匮劁仡 (哪里有祸,人躲不过); 丿刂
卣劐剞匮剌, 剡刂 卦匮卣匮剌, 剀匮剀 赜 匾刂卣劐 蒯剜蒯匮剌(灾祸来到,出人

意料);丌刂卣匮 匾刂卣剜刿 剽剜刎卣匮刂劁劂伛(祸生祸)。
(三)俄民族的“祸福冶观都是矛盾的

从幸福观来看, 一方面人们向往幸福: 丿刂
剽剜卣刳劂仡 剀剽匮劂刳赜剜刿, 匮 剽剜卣刳劂仡 劂亻匮劂劁剌刳赜剜刿(不要漂亮

要幸福);另一方面又对幸福持一种负面的态度,
“幸福,如达里在自己的字典里所定义的,就是一种

偶然,所渴望的一种突发事件,是‘造化爷、‘得手爷和
‘成功爷冶 [6]143。 幸福在很多情况下有碰运气等不赞

之义,常与“傻瓜冶联系在一起:卣劐剽匮剀匮剞 劂亻匮劂劁仡刂(傻

瓜才走运);爻剜 劂亻匮劂劁仡刂剞 剡匮 剀剌匮卣 剡匮匾剽刂卣刈仃仡(走运

的人能碰到宝藏);丌刂刭 劂亻匮劂劁仡伛 刳 赜 剌刂劂 蒯剜 卦剽刳匾仨 剡刂
冂剜卣刳(不走运的人做什么事都不顺利)。 因此在俄

罗斯人们会因为自己“傻瓜冶一样的幸福而产生罪

恶感,并产生深刻的内心悲伤。[6]143

灾祸也是矛盾的,一方面惧怕面对灾祸:丨劐亻仃刂
冂剌刂匾 劂 赜剜卣剜刿, 亻刂剞 蒯刳剽剜卦 劂 匾刂卣剜刿(如能消灾免难,
宁可吃糠咽菜); 丿刂 劂剞刂刿劂伛 亻劐刎剜刿 匾刂卣刂鄄劂赜剜伛 剡匮
卦剽伛卣刂(见人灾祸别高兴,自己也有倒霉时);丌刂卣劐
劂剀剜剽剜 剡匮刎刳赜刈仃仡, 卣匮 剡刂 劂剀剜剽剜 赜仨刎刳赜刂仃仡(招灾惹

祸易,消灾免祸难)。 另一方面又认为灾祸可以给

人以帮助,使人变得聪明:丌刂卣匮 劐剞 剽剜卣刳劁(灾祸产生

智慧);丌刂卣匮 赜仨剞劐亻刳劁, 匾刂卣匮 刳 赜仨劐亻刳劁(灾祸叫人苦

恼,但 也 使 人 成 长 ); 丿刂 匾仨剌剜 匾仨 劂亻匮劂劁仡伛, 卣匮
剡刂劂亻匮劂劁仡刂 蒯剜剞剜卦剌剜(没有幸福,不幸也会来帮忙);
毓劐刎匮伛 匾刂卣匮 剡刂 卣匮劂劁(卣匮刈劁) 劐剞匮(不经一堑,不长一

智)。 在灾祸中还可以鉴别友情:廿剽劐刭仡伛 蒯剜刭剡匮仞劁劂伛
赜 匾刂卣刂(患难见知己)。

(四)幸福不可靠,享受苦难

在俄罗斯民间,幸福对应于“运气冶、“成功冶和
“偶然事件冶,幸福往往是不可靠、盲目和不可预测

的,甚至幸福的获得是不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和功绩

的,如 爻亻匮劂劁仡刂 亻劁剜 赜剜剌剀: 剜匾剞匮剡刂劁 卣匮 赜 剌刂劂 劐刿卣刈劁
(好运是狼:欺骗后就跑回森林); 爻亻匮劂劁仡刂, 亻劁剜
赜刂仃剡刂刂 赜刈卣剽剜(幸福如同春天的好天气);丌仨剌剜 匾
劂亻匮劂劁仡刂, 匮 卣剡刳 赜蒯刂剽刂卣刳(享福莫忘朝前看)。 幸福

自己会偶然来临,但会引起周围人的嫉妒,最好不要

展示它:爻亻匮劂劁剌刳赜仨剞 匾仨劁仡鄄赜劂刂剞劐 卣剜劂匮卣刳劁仡(一人走

运,大家眼红)。 俄民族往往对突然来到的、少有的

幸福持这样的态度。
俄民族崇拜苦难,甚至享受苦难,“在俄罗斯,

苦难往往代表神圣冶 [7],受难意识成为特殊民族心

态之一:爻亻匮劂劁仡仞 剡刂 赜刂剽仡, 匮 匾刂卣仨 剡刂 蒯劐卦匮刿劂伛(不要

迷信幸福,也别害怕灾祸);乇剽刳 劂亻匮劂劁仡刂 匾剽匮剡伛劁劂伛,
蒯剽刳 匾刂卣刂 剞刳剽伛劁劂伛(幸福时多计较,灾祸时多忍让)。
幸福往往是与苦难相联系的:丌剜伛劁仡劂伛 剡刂劂亻匮劂劁仡伛鄄刳
劂亻匮劂劁仡伛 剡刂 匾劐卣刂劁(害怕不幸,难得幸福);爻亻匮劂劁仡刂 劂
剡刂劂亻匮劂劁仡刂剞 剡匮 剜卣剡刳冂 劂匮剡伛冂 刂刭卣伛劁(幸福与不幸如影

随行)。
(五)俄民族“祸福冶观的宗教基础

正如索洛维约夫所说:“俄罗斯的理念是宗教

的。冶 [8]俄罗斯民族的文化根基是东正教,俄民族受

东正教禁欲取向和苦难意识影响极深。 “东正教蔑

视尘世的幸福,认为这种幸福不够崇高,是微不足道

的,是难以持续的冶 [9]: 爻亻匮劂劁仡刂 赜刂刭刈劁 卣劐剽匮剀劐, 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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劐剞剡剜剞劐 丌剜卦 卣匮剌(傻瓜靠走运,而聪明人的幸福靠上

帝)。 俄罗斯宗教情结———宿命论使俄民族潜意识

中绝对服从命运,而不进行抗争:丌剜刿劂伛 剡刂 匾剜刿劂伛, 匮
剽剜剀劐 剡刂 剞刳剡剜赜匮劁仡 (怕也罢,不怕也罢,厄运躲不

过);爻刂剞仡 匾刂卣鄄剜卣刳剡 剜劁赜刂劁(多犯少犯,反正免不了

要负责) [10]。
(六)社会意识形态变化对幸福观的影响

苏联时期,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幸福观念

也发生了变化。 幸福不再是一种偶然的、不确定的

状态,可以通过双手和劳动等合理的途径获得:
爻亻匮劂劁仡刂 刳 劁剽劐卣 剽伛卣剜剞 刎刳赜劐劁(幸福和劳动相生相

伴); 爻亻匮劂劁仡伛 赜 赜剜刭卣劐冂刂 剡刂 赜仡刈劁劂伛, 匮 剽劐剀匮剞刳
卣剜劂劁匮刈劁劂伛(幸福不会天上掉,要靠双生来创造)。 个

人幸福不再是“傻瓜冶的专利,也上升到与集体幸福

相同的地位,如 丿匮仃刂 劂亻匮劂劁仡刂 赜 剡匮仃刳冂 剽劐剀匮冂(幸福

掌握在自己手中);丿刂 卦剜剡伛刿劂伛 刭匮 劂亻匮劂劁仡刂剞: 剜剡剜
赜劂刂卦卣匮 剡匮冂剜卣刳劁劂伛 赜 劂刂匾刂 劂匮剞剜剞(无需追逐幸福:幸
福一直存在你自身)。

三、汉民族观念中的“祸福冶观

在《现代汉语大词典》 [11] 中福的本义是“‘幸
福爷,古称富贵寿考等齐备为福,与‘祸爷相对冶。 祸

的本义为“‘灾祸,祸患爷。 引起不安、苦难或动乱的

原因冶。
(一)“祸福冶都是不可控制的

在中国人的意识中,“祸福冶从本质上是不受人

力支配的,是个人命运中“预先设定冶的。 这种观念

起源于人类与自然界抗争过程中所处的劣势地位:
祸福有命;祸福无常;不测之祸;大祸临头;祸从天

降;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

夕祸福。
(二)幸福崇高,灾祸由人

幸福是个人精神和物质追求的最高境界,灾祸

多与个人行为相关。
“在中国古代,最早对幸福作出系统论述的是

春秋中叶以前的《尚书·洪范》中提到的五福:长寿、
富足、健康平安、爱好美德、寿终正寝五个方面构成

幸福要件。冶 [12]7 汉民族的传统幸福观是对个人、家
庭幸福的追求,是个人幸福的体现:人丁兴旺、子孙

有为、光宗耀祖、多子多福、福孙荫子、阖家幸福。
“‘福、禄、寿、喜、财爷在中国古代被视为人生幸福的

五要素,民间有‘五福之中寿为先爷、‘五福捧寿爷的
说法。冶 [12]7长寿、平安、爱、个人价值的实现等美好

事物都是幸福的表现形式:福寿康宁,福禄双全,积

爱成福,平安是福。
灾祸自古以来就不被人们喜欢,与上述的灾祸

天定论相矛盾,有时认为灾祸的发生完全是人为因

素造成的:祸福由人;天灾人祸;祸从口出;祸由己

生;存亡祸福,其要在身。
(三)幸福观的矛盾性

在汉民族的观念中,幸福是神圣、抽象和难以刻

画的,通常将它比喻化,并且幸福是可以度量和无限

延展的:福如东海、洪福齐天、福星高照、福至心灵、
后福无量。

在对幸福无限追求的同时,中国人也看到了幸

福背后潜藏的危险:福为祸始;福过灾生;福不盈眦;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为了避免这些潜在的危险,采
用有意的“付出冶、“施舍冶来换取未来的幸福:吃亏

是福;亏人是祸,饶人是福;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君
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

(四)汉民族“祸福冶观的宗教基础

汉民族的“祸福冶观深受佛教和道教生死轮回,
苦海无边,形尽而神不灭观念的影响。 来源于佛教

关于“祸福冶的成语有三灾八难;在劫难逃;万劫不

复;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福慧双修等,提示人们生活

中有许多苦难,要从苦难中学习。 道教中亦有福祸

无门,惟人自召;欺人是祸,饶人是福;积爱成福,积
怨成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等成语,教导人们做好

事,积善德,才能得善果。
(五)社会意识形态变化对幸福观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个人幸福建立在

集体主义基础之上,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 个人

利益追求受到抑制,个人和家庭幸福要服从集体和

人民大众的幸福,提倡“为天下人谋永福冶;“为人民

谋幸福冶;“劳动创造幸福冶。 而现代社会则注重追

求物质幸福和个人感受的幸福,中国人的幸福观正

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六)“祸福冶的辩证关系

受到儒家、道家思想的影响,汉民族的“祸福冶
观是相互转化、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祸兮,福之所

倚,福兮,祸之所伏;积爱成福,积怨则祸;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福祸相生;福之本生于忧而祸起于喜也;
祸不妄至,福不徒来;福由己发,祸由己生。

同时汉民族面对灾祸的态度是积极乐观的,通
过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可以转祸为福的:避祸就福;祸
绝福连;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祸为福先;因祸得福。

另外,在研究中笔者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作为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起先人们认为,“祸
福冶和“福祸冶是相同的,但是对北京大学中国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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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中心语料库查找的结果是,现代汉语中没有

“福祸冶这个词,古代汉语中“祸福冶组合形式的数目

要远远超过“福祸冶 的组合形式。 成语中,“祸冶、
“福冶相邻并列组合时,除福祸无门外,“祸冶字总是在

“福冶字之前,如祸福有命、祸福无常、吉凶祸福等。 这

也从语言角度提示人们,中国人对于灾祸的一种警示

态度,这与上述汉民族矛盾的幸福观相吻合。

四、俄汉“祸福冶观对比

通过对俄汉成语谚语语料的分析,笔者发现,俄
汉语中表达“祸福冶观的成谚语在数量上有不同的

特点。 俄语中表达幸福和灾祸的成谚语在数量上没

有很大差异,而汉语中表达幸福和祸福转化关系的

成谚语要远远多于表达灾祸的成谚语。 这体现出汉

民族对幸福的渴求程度要远比俄民族强烈,而俄民

族似乎对灾祸和苦难更加享受。
(一)俄汉幸福观的异同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俄汉民族都注重对幸福

的追求,因社会形态的改变,幸福观念也都随之发生

改变,甚至与既有的幸福观念产生对立。 但是在具

体的行为和思想中,俄汉民族对待幸福的态度又有

很大差距。 汉民族的幸福观是正面的、积极乐观的,
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注重个人幸福的追求,其矛盾

性体现在“幸福与灾祸互为因果关系冶上,体现了汉

民族中庸的哲学思想。 而俄民族矛盾的幸福观则是基

于个人与集体间的矛盾关系,尤其是对个人幸福既追

求又憎恶的态度体现了其民族性格中的矛盾性。
(二)俄汉灾祸观的异同

俄汉民族都对灾祸持一种畏惧态度,不希望

“灾祸冶的发生。 但是俄汉民族又由于宗教、历史等

因素影响对发生和尚未发生的“灾祸冶持有截然不

同的态度。 汉民族对灾祸抱有积极的态度,认为人

定可以胜天,追求生命和幸福的价值,同时又不惧怕

死亡和灾祸,注重现世的生活状态。 而“俄罗斯人

总是在与命运抗争,追求理想和自由的同时,又会陷

入深深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中去冶 [13]206,其灾祸观

深受苦难意识(劁剜劂剀匮)的影响,大多数情况下是消极

被动的接受苦难,而不进行抗争。 俄民族“祸福冶观
念向人们展现了俄罗斯最深层次的核心思想“未来

的不可测性和人类对自身发展的不可控性冶 [13]206。

五、结论

通过对俄汉民族起标识作用的“祸福冶观念的

比较分析可以得知:尽管俄汉民族文化背景各不相

同,但成谚语中包含的经验和寓意有很多相似之处,
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俄汉民族思维方式、伦理道

德、价值观等方面的共通之处。 但俄汉民族又因历

史、社会、宗教、哲学等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在对待

“祸福冶观念的具体表现形式上有很大差别。
“对俄罗斯来说,其特征是自相矛盾和极端,对

立的原则的混杂与结合。 只能用矛盾这个词来说明

俄罗斯和俄罗斯民族的特性。冶 [14] 俄民族成语谚语

中对“祸福冶观念矛盾的认识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俄

罗斯民族性格的矛盾性、极端性特点。 而中国具有

5 000 年的历史和文化,社会发展较为平缓稳定,世
界观和价值观显得更为平和,能较客观辩证的看待

世界和自我。 汉民族对“祸福冶观表现出既要顺其

自然的接受,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不是消极、被
动的接受,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汉民族中庸的性

格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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